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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与问题
1

——基于云南省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委会的调查

庄红花,杜国海
*
,林怀满

(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

【摘 要】: 对中老边境跨国通婚现象进行实地调查,有助于分析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

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系统构建对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规制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委会的边境村寨跨国婚姻问题进行调研,研究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的现状,

分析由边境跨国婚姻引发的一系列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为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与构建和谐

边疆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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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老挝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和睦相处,两国边境线长 505 km,老挝上寮的丰沙里､琅南塔和乌多姆

赛等三个省份与中国接壤
[1]

｡中老边民自古以来就有互市､通婚的习俗｡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深入实施,云南与接壤的

东盟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云南边境村寨的跨国婚姻也大量涌现,由此引发众多的现实性和潜在性问题,这对云南和谐社会的建

设和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不容忽视｡笔者长期关注云南边境村寨的跨国婚姻问题,2018 年就边境村寨跨国婚姻问题到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委会进行实地调查｡大广村地处勐满镇东边,距县城 56 km,南邻老挝,全村国土面积 17. 48 km2,

该村辖河图､红星､坝腊等 10 个村民小组,该村的主要产业为橡胶｡共有农户 673 户,3 095 人,其中男性 1 484 人,女性 1 611

人｡该村小学生就读大广小学,中学生就读勐满中学｡此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对基本数据进行采集,通过调查员直接对外国配偶､中

国公民､跨国婚姻家庭子女和村集体负责人调查,结果见表 1｡

本次调查共发出 问 卷 46 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 44 份,回收率达 95. 7% ｡本文主要对大广村的 44户中老跨国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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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的现状

( 一) 同族通婚为主流,相互容易适应

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多为跨境同一民族内部通婚,不同民族跨国通婚的是少数｡中国和老挝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清

晰的边界线,随着中老边界的划定,历史上同一民族成为了跨境民族｡跨境民族源于同一民族,地域相连,语言相通,有着共同的

文 化､共 同 的 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族群意识
[2]
,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强烈的民族认同｡自古以来同一民族的同

胞之间就有通婚习俗,并不会因为国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政策限制而阻断他们之间的往来
[3]

｡在笔者调查的 44 户中老跨国婚

姻家庭中,中国人哈尼族 44 人,老挝人哈 尼 族 36 人,爱 伲 族 8 人,同 族 通 婚 的 36 对,占 81. 8% ,异族通婚 8 对,占

18. 2% ｡从对中国公民和外国配偶的调查来看,双方目前的婚姻关系比较稳定,相互容易适应,认为中国与 老 挝 两 国 的 文

化､生 活 习 惯､风 俗 没 有差异｡

( 二) 境外单向流入为主,缓解 “婚姻挤压”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医疗教育体系完善,老挝嫁入云南边境地区的人数逐年增多,云南省出境通婚

者少｡云南省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得境外适龄女青年倾向于边民通婚,呈现女性入境通婚为主的一边倒态势｡在大广村中老跨

国通婚 44 户家庭中,都是老挝籍边民到中国安家,以女性为主｡老挝籍边民所占比例高的原因,一方面是云南省边境地区村民的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境外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条件艰苦,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边境地区的老挝籍妇女希望能到

嫁入中国,寻求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跟内地相比,云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大部分边境村寨女青年通过

上学､打工等形式远嫁内地,男女比例失调,出现大量未婚男性,且娶外国新娘花费一般比娶国内新娘低,一些贫困的边民家庭选

择娶境外新娘｡调查显示,大广村入境通婚者有 44 人,其中女性 40 人,占 90. 9%,老挝男性入赘 4 人,占 9. 1%｡从年龄结构来

看,中国配偶平均年龄为 42 岁,最大年龄 54 岁,最小年龄 23 岁; 老挝籍配偶平均年龄为 35 岁,最大年龄 50 岁,最小年龄

19 岁｡

( 三) 呈现 “弱弱结合”,整体水平较低

由于中老边境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其教育水平也较为落后,所以在大广村中老边境跨国通婚的成员整体文化层次都普遍较

低｡从调查对象来看,老挝籍配偶文化水平较低,文化程度均在小学以下,文盲占 63. 6%,小学占 36. 4% ; 云南边境村民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占 81. 8%,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18. 2%,具有高中､中专及大学文化程度的为零｡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割胶,其中有

8 人身体状况 “较差”,这给嫁入的老挝籍配偶融入中国社会和未来子女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困难｡在中老边境跨国通婚中,通婚

对象云南､老挝村民都属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这种 “弱弱结合”的家庭,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传统的角色
[4]

｡

(四) 大多为自由恋爱,婚姻关系相对稳定

云南边境村寨跨国婚姻一般是通过自由恋爱或者是亲戚朋友介绍缔结的｡在对老挝籍配偶进行 “婚姻缔结方式”的调查中,

自由恋爱的 28 人,占 63. 6% ,亲 友 介 绍 的 16 人,占 36. 4% ;在同意结婚的理由中,“相 爱” 的 20 人,占 45. 5%, “中

国配偶好,孝顺父母”的 8 人,占 18. 2%, “中国环境好,经济收入高”的 8 人, 占 18. 2%,“亲友介绍”的 4 人,占 9. 1%,

“家庭困难”的 4 人,占 9. 1% ｡在对中国公民进行调查中,“相爱”的 20 人,占 45. 5%, “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16 人,占

36. 4%, “老挝配偶做事勤快,孝顺父母” 的占 8 人,占 18. 1% ｡可 见,村民认为中老边境村民跨国结婚多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因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妇女地位等因素,不论是 “相爱”还是其他方式结合婚姻,老挝女子一旦与大广村村民通婚形成事实婚姻

后,老挝籍配偶基本都能定居下来,一般不会逃回老挝｡双方对目前的婚姻关系状态比较满意,满意的理由有: 家庭和谐､子女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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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关系友好､中国生活水平比老挝好等｡

(五) 结婚年龄提前,早婚现象突出

按照我国 《婚姻法》第 6 条的规定: 男性的结婚年龄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性结婚年龄不得早于 20 周岁｡为充分尊重少

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婚姻法》赋予民族自治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法定婚龄作变通规定｡有些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以男 20 周岁,

女 18 周岁作为本民族地区的最低结婚年龄｡在所调查的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中,不少老挝籍配偶结婚时尚不足 18 周岁｡从结婚

年龄来看,中方配偶结婚时平均年龄为 29. 3 岁,最大年龄 46 岁,最小年龄 21 岁; 老挝籍配偶结婚时平均年龄为 21. 7 岁,

最大年龄 30 岁,最小年龄 17 岁,主要是中国境内的中青年男子与老挝的青年妇女通婚｡结婚时中方配偶 44 人全部 为 “初

婚”,初 婚 率 为 100% ; 老挝籍配偶 20 人为 “初婚”,24 人为 “再 婚”,初婚率占 45. 5%｡从结婚时间来看,20 世纪 80 年

代结婚的占 9. 1%,20 世纪 90 年代结婚的占 36. 3%,21 世纪前十年结婚的占 27. 3%,21 世纪后十年结婚的占 27. 3%,20 世

纪 80､90 年代的中老跨国婚姻少于 2000 年以后的,也就是云南边境村寨的中老跨国婚姻逐渐增多,这些入境的老挝边民都几

乎有了子女｡

二､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办理结婚登记少,大多为非法婚姻

中国､老挝边境村民跨国结婚在当地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大多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只按照当地风俗办理了结婚仪式,属于非

法婚姻｡大多数普通村民对这种婚姻形式表现出宽容和认同;只有极少数村民认为这些外来人侵占了当地的资源,损害了他们的

利益｡在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 44 对被调查的边境村寨跨国婚姻中,举办婚礼的有 28 对,占 63. 6% ,未举办婚礼的 16 对,占 36.

4% ; 有 32 对依法办理了结婚登记,未办理的 12 对,非法婚姻占 27. 3% ; 非法婚姻家庭子女有 16 人｡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因

主要是: 一是结婚对象没有中国户口,是非法入境者,不敢､也不能到民政部门去办理结婚登记; 二是跨国婚姻办理婚姻登记成

本相对较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民政部发布的 《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毗邻国边民应当出

具以下两项证明材料: ( 1) 能够证明本人边民身份的有效证件; ( 2) 经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经使( 领) 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

的证明,或者由毗邻国边境地区与中国乡 ( 镇) 人民政府同级的政府出具的本人无配偶证明
[5]

｡这些证明材料,对于中方来讲很

方便出具,但由于老挝的复杂情况,加之开具证明往返的交通成本较高,有相当一部分边民仍然提供不了身份证明､无配偶的证明

材料｡边境村民收入不高,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费､交通费等对经济窘迫的边境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多数边境村民有办

证的愿望,但是没有办证的能力｡三是传统的婚姻习俗制约了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结婚登记｡由于中老边境地区远离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双方边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国家法律的实施在这些地方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他们的结婚模式受传统民族习

俗的影响,更加愿意按本民族的婚俗进行,当地村民也认可这种按照传统风俗举行的婚姻,有的甚至同居了十多年仍然未办理结

婚登记｡

( 二) 外籍配偶缺乏合法身份,存在潜在的认同危机

由于嫁入中国的老挝新娘没有中国国籍,许多社会活动和劳动生产无法参与,经济和社交不独立,只能依赖其配偶,这导致她

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较低
[6]

｡调查显示,这些嫁入中国的老挝妇女的社会交往结构比较单一,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配偶､邻

居､配偶的亲戚､本村同国人,平时交往最多的也是临近的同是老挝来的妇女｡她们在本村大多与其他家庭有血缘关系,因此在本村

活动很少受歧视｡但是,她们在中国不具有合法身份,是属于丧失权利的群体,在村选举､社会保障等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没有最起

码的资格条件,所以她们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由于云南边境村寨跨国婚姻缺乏必要的婚姻登记,嫁入中国的老挝妇女难以取得中国

国籍､户籍,使他们成为 “生活在中国的无国籍女人”, “老挝也回不去,中国也不方便随意走动,就连去县城都很麻烦｡”他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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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中国,是中国丈夫的妻子和中国孩子的母亲,长期定居在中国,渴望成为中国公民｡据调查,未加入中国国籍的 32 名老挝籍配

偶都有加入中国国籍的强烈愿望,主要原因为 “行事方便”“享受相关优惠”“为子女的利益” “中国条件优惠”等｡但由于其

政治身份的缺失,普遍存在政治知识缺乏､政治兴趣低,由此使子女对其国族身份产生质疑｡长期生活在边境一线的跨境民族有自

己的道德规范,法律意识淡薄,对走私､出境入境､居留､跨国婚姻普遍接受｡

( 三) 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家庭经济愈发困难

未进行登记的跨国婚姻家庭,其子女可依据《国籍法》第 4 条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取得中国

国籍,老挝籍配偶则不能取得中国国籍,其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第一,大多跨国婚姻家庭由于嫁入的老挝籍配偶不能取得中国

国籍和没有取得当地的户籍,不能分田分地和外出务工,务工率低,生存技能不高,家庭成员只能依靠有限的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

使得原本贫困的家庭更加无法摆脱贫穷｡调查显示,跨国婚姻家庭主要收入以割胶为主,8 名老挝籍配偶有外出 1 ~ 2 次打工经

历,时间为 2 ~ 3 个月,36 人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原因为 “在家做家务” “家里忙” “没有合法的身份”｡第二,由于边境村

寨跨国婚姻中的老挝籍配偶在中国境内缺乏合法的身份,无法享受国家､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福利,无法享受在就业､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可能成为 “户无可登,地无可耕,医无所保,老无可养”的困难人群｡据调查,12 人参加了中国

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参保率为 27. 3% ; 32 人未参加,原因为 “没有户口”“相关政策不允许”; 仅有 4 人享受过生育

保险､农业保险｡

( 四) 边民居住比较分散,部门监管难以到位

中老边境跨国结婚的村民大多住在边远山区,居住比较分散,边境沿线几乎没有天然屏障,边界的划分难以阻断边民的交往,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难以管理｡由于嫁入中国的老挝妇女没有中国国籍和户籍,流动性很大,给相关部门的执法和监管部门造成

了管理上的困难: 她们多数没有通过正常手续直接到男方家共同生产生活,既不能轻易驱赶这些已入境的老挝新娘,也无法为他

们进行合法登记和落户,从而成为 “黑人黑户”｡大广村的跨国婚姻 44 名老挝籍配偶中,已加入中国国籍的 12 人,未加入中国

国籍的 32 人,其中 只 有 8 人办理了居留手续,办 证 率 只 有 25% ,未办理居留证的原因中 “没有作用”的 8 人, “政策

不允许”的 8 人, “没有户口”的 4 人,“来不及办理”的 4 人｡婚后出入中国办理出入境手续的 8 人,不办理出入境手续的

36 人,未办理手续者高达 81. 82% ,严重影响了出境入境管理的正常秩序｡

老挝边境村民未持任何有效入境证件非法潜入中国境内,不但扰乱了边境地区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严重侵害了我国主权
[7]

｡

以赶集､走亲戚､换工､打工､参加传统仪式活动等为代表的多种跨国流动日趋频繁,有的以访亲为名非法出入境,甚至从事犯罪活

动,给两国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此外,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这些跨国结婚的老挝妇女丧失了回家探亲的

机会,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滞留在云南边境村寨的老挝籍妇女普遍结婚生子,不具有合法的身份,可能被视为 “三非人员”

(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务工) 遣返回原国籍国;她们本身不愿意回去,中国边民对清理遣返工作不理解､不支持,老挝方对我

国遣送出境的边民管理力度不够,形成了 “遣返—回流—再遣返—再回流”的现象｡

( 五) 非法生育子女无法落户,子女成长深受影响

按照我国 《户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凡是无户口者在中国境内不能享受入学教育､政策优惠､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其他法律

权利
[8]

｡云南边境村寨跨国婚姻家庭所生育子女就可能成为一个生长在中国境内的特殊群体｡据调查,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家庭几

乎都生育了子女,共生育子女 72 人,其中儿子 24 人,女儿 48 人,平均每个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子女 1. 64 人,具体情况详见表4

｡在大广村跨国婚姻家庭的子女中,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调查对象中有 12 名孩子连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其主要原

因是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学习的费用｡子女总体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掌握能力弱,缺乏社会竞争力｡这些边境跨国婚姻家

庭子女具有跨文化､跨国度的特点,在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方面应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特色和掌握本国､老挝技能文化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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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境村寨跨国婚姻中子女在身份认同方面普遍认同自己属于中国,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对自己今后选择配偶的

国籍倾向为 “中国人”,普遍认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0% 的子女对政治感兴趣,原因为 “经常听老

师讲”“热爱祖国”“学习时事政治”,但参与民主实践教育的机会不多,只 有 40% 的子女参加了民主选举｡同时,由于生活在边境

地区,母亲是老挝人,不是一名完整的中国人,家庭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许多亲戚都在邻国老挝境内,他们很容易受到老挝政治､文

化的冲击,他们潜意识中有自己的道德行为规范文化｡地处边境地区的中老跨国婚姻家庭子女,对走私､非法居留､非法出入境､跨

国婚姻等违法犯罪现象的看法,其行为规范是民族化还是国家化,存在着一些迷茫｡

三､规范大广村中老跨国婚姻的法律建议

云南边境村寨与老挝的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由于跨国婚姻的结婚登记手续繁､操作难､成本高,加之邻国管理存在诸多不规范

的地方,导致云南边境村寨村民难以按照我国法律办理结婚登记和入籍､落户等手续,由此给跨国婚姻中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相关

部门的监管带来一定难度,影响了云南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和谐边疆的构建｡从维护云南边疆社会稳定和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等方面考虑,建议从法律层面上采取措施有条件的承认和规范云南边境的跨国婚姻,逐步解决老挝嫁入女性的婚姻合法化和身份

合法化,落实边境村民的待遇,从根本上解决因贫困带来的非法跨国婚姻问题,促进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

( 一) 签订双边条约

加强中国与老挝对跨境民族婚姻方面的协商,实现国家间法律法规的对接,消除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缔结中老边境跨国婚

姻和入籍落户等双边协议｡云南边境村寨与老挝的跨国婚姻､入籍等事宜按照中国与老挝缔结的双边条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来办

理｡

( 二) 适用冲突规范

若中老双方无法达成双边协议或协定,根据国际私法确定冲突规范的连接点来适用法律｡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 21 和 22 条规定: 云南边境地区中老边民结婚的条件应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婚姻缔结地法

律; 结婚的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结合实际情况,

不论是结婚条件还是结婚手续,中老边境地区边民的结婚主要指向适用中国法律｡从平等互利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出

发,中国应在边境跨国婚姻､入籍落户等方面给予边民宽松的政策｡

( 三) 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老边境地区都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可在立法权限范围内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一些规范边境跨国婚姻的地

方性法律文件,如建立边境跨国婚姻的登记备案制,简化结婚缔结手续,允许边境跨国婚姻非婚生子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法》第 4 条确定的 “血统主义兼出生地主义”入籍､落户｡同时,解决老挝籍妇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 7 条的

规定因 “中国人的近亲属”而申请获得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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